
天柱山上的一抹红（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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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为与秋景交朋友，我
邀同伴攀登天柱山。

我的大脑里总萦绕着天柱山挺
拔峻峭、延绵起伏的影子，而最使我
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满山的小不点
儿——红籽。是滴滴血？是簇簇火？
它蔓生在天柱山的石岩上、峭壁间、沟
壑中，比繁星还多、比枫叶更红。那景
色，真可谓——红云数万重！

我惊叹这不引人注目的红籽竟
把秋天的天柱山装点得如此庄严美
丽，可同行者却说它的贡献远不仅仅
只限于此。他告诉我：天柱山是一片
红色的土地，革命战争岁月里，为了
人民的解放、为了古皖大地的新生，
多少英烈血染天柱。在那难忘的岁
月，天柱山周边的群众曾用它充饥、
省下粮食送给红军，后来红军自己也
来采红籽吃。人们便赠它一个光荣
的名字：红军粮。

红军粮，多实在的名字！果实如
此敦厚富有，饱满充实，沉甸甸的。
性格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为孕育金
色的果实，它经过多少风吹雨打、日
照星沐，在春寒料峭中萌芽，在酷暑

炎天里生长，在五彩缤纷、充满诗意
的秋天中，红艳艳、金灿灿，渲染着秋
的斑斓、点缀着秋的庄严。

读师范时，也是一个深秋，与几
位同学从天柱山西南边的黑虎崖攀
登上山，那时青春年少，一路披荆斩
棘、半跑、半爬、半攀，我们在寻路中
攀登，在攀登中寻路，累了依石小憩，
随手摘旁边熟透了的红籽放入嘴中，

即充饥又解渴。微低着的红籽，满山
红透透的、浓密且成熟，像泼洒的红
墨，将天柱山点缀。不到一小时我们
就登上天柱山的顶峰，汗流浃背的我
们站在天池，享受着凉风抚身，吃着
路上采摘的红果，惬意！1980 年代
中期，没有手机、电脑，没有寻阅知识
的百度、微信、抖音等，身为学生的我
们只能从字词典、有限的报纸书籍中

记录课外知识，当年根本不知道这满
山的红籽竟然有如此贡献。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山清水秀
的天柱山四季都写意着美丽、孕育着
壮观。秋天，收获的季节，果实红了，
那是成熟的标志。一颗颗、一丛丛红
籽在耸立的峰上、突兀的石间、蓬勃的
松中，将天柱山渲染得一片红艳。天
之柱、皖之源，天柱山之所以为山，是
大约在2.4亿年前扬子板块与华北板
块逐渐会聚、碰撞、折返，后经郯庐断
裂带作用，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剥露最
深、出露最好、超高压矿物与岩石组合
最为丰富的经典地带，极具科学价值
与特色。这里峰雄、石奇、崖险、岭秀、
松美，尤为壮观的是高耸云天、壁立千
仞的天柱峰。人，是有灵魂的，山也是
如此。天柱山，向世人展示着它乃“洞
天福地、富山丽水”之山，向世人宣传
着它乃“大爱天柱、情系天下”之魂。
天柱山之伟岸，是天柱山人走过了“穷
山苦水”的感叹，转而有了“靠山吃山”
的理念，再到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历程……

同行者摘下一颗红籽给我，又摘
一颗放进自己嘴里，说：这就是理想
的滋味！他的这句话，我很久很久才
慢慢嚼出味来。

天柱山上，那一抹红
汪静群

假如没有那场浩荡的春雨，我一
定不会记得天柱山的日出是多么美
轮美奂：一轮火球在云层里慢慢起
身，一点一点将天边烧红，烧紫，烧
黄，烧成各种不同颜色，忽地，红蛙一
样，蹦出云层，天地一白，黎光乍现，
人群随即同声大呼，其声震山撼谷。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早春，少年
的心，早已将前夜的大雨忘得一干
二净，此刻，站在天柱山丹砂峰，我
们满心欢喜，而前一天从野人寨冒
雨步行上山，一路的疲惫和艰辛，此
刻感觉是多么值得。从此，雨和日
出的相克相生就錾进了我的脑海，
让我至今仍觉得，其他任何地方的
日出，都无法与天柱山丹砂峰的日
出相媲美。

雨后的东关，是那样的旷远，又
是那样的复岫回峦。犹记得爬天梯
时，人根本不敢直身，因为近旁即是
万丈深涧，危岩上一滴水滴下去，都
要过很久才能听见清脆的砸落声。
而且极陡峭，形容为削壁实不为过，
爬在后面的人只能看见前人的脚
踵。老师一再提醒我们，不能并列
爬行，只能一个接一个往上，作蛇
行。不知道爬了多少阶，等到我们
直达山巅时，发现两边的巨石相接，
下面仅留下狭窄的石罅，人从黑暗
的石罅中穿过。前面的同学传话过
来，说这就是“一线天”了。

那天我们运气实在好，从主峰
下过时，天气晴好无云，只见一峰突
起，绝顶入霄，四无倚靠，其石壁上
书“孤立擎霄”和“中天一柱”，八个

大字好似从天而降。
神秘谷真堪称鬼工也。全谷由

断续而又相连的几个石宫组成，人在
石宫里摸黑钻来钻去，全程需猫身曲
膝，乍见光亮，又要再度进洞，如此反
复。洞里泉水叮咚，或滴答成点，或
潺潺而流，摸黑坐石上听泉声，阴凉
激齿，其神秘境意，下山后数日，仍时
常入梦。谷口有株老松，我至今记忆
不忘。天柱山本多松树，但这株老
松，其苍老形态尤为奇特，整个枝干
作前倾状，仿佛在广迎八方来客。这
是山势使然。松枝旁出，向空中尽情
斜逸，如蛇弓起的背脊；松干如铁，亦
如鳞爪抓空。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它
开始生长在这里，日日与白云做伴，
渴吸寒泉，傲睨尘世，愈老愈茂，其松
意可谓酣畅淋漓。

天池峰的位置极好，可以近距
离欣赏主峰的风采。如若天气阴晴
不定，更有看头：举头日近，主峰就
在眼前，忽地日藏烟起，云雾突
生，只觉湿雾扑面，一片迷蒙，我们
大惊——主峰顿失于眼前了！再看
其他诸峰，仅露髻尖而已。又过一
会，山风突起，云雾且飞且退，主峰
再次立于眼前，得失皆在眨眼之间，
令人惊奇不已，如观三D动漫。

下山时经炼丹湖，过天柱晴
雪。两天以来，看多了山石、涧洞，
突然在眼耳俱疲时，一水顿出眼
前，那种惊喜，到今天仍然无法忘
记——群山之中，一水浸空，四周峰
峦起伏照应，对于“恰同学少年”的
我们，心中岂不生出山河阔廖之感？

少年游
葛良琴

其实，天柱山就是潜山人的后
山，天气晴好的时候，在县城的每个角
落，抬头一望，都能看到天柱山在静静
伫立，有了它的默默注视，心情一下闲
适很多，什么事也急不起来了。

初秋，与友相约天柱山。汽车奔
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眼前时而空
阔开朗，时而山道夹迎；时而临岸望
涧，时而举头观岩。山色被我们尽收
眼底：山花轻点，绿树成荫。草木青
竹的芳香扑鼻而来，微醺，扰我心扉。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今，我
们轻移步履，微身侧坐，心如莲花坐
在缆车上，透过玻璃一览众山小。
垂目，脚下白色民居点缀在成片的
绿植之间，仿若浓绿的丝绒上镶嵌
的珍珠，闪亮夺目；修葺一新的柏油
山道，随着山势起浮的坡度弯曲盘
旋，远远望去，似墨色绸带波澜起
浮，灵动飘逸；细柔的阳光散射着，
将大地晕染上迷人的七彩光芒。此
时岁月青青，时光静谧，柔情荡漾。

攀阶而上，步步皆景；寻幽觅
谷，别有洞天。

驻足。静观。远山如黛，峰峦
隐现。雾气从脚底悄悄升起、无声
弥漫，不知不觉置身于一片茫茫之
间，脸上渐渐湿润，雾气沾染眉发，
凝结成微细的水珠，如霜染，如珍珠
碎玉，密密麻麻。一阵风过，衣袂冉
冉，身心似乎轻了起来，有些飘然。

“哦——”一阵惊叹，清风撩开云
裳一角，瞬间，天柱主峰容颜尽展，山
纹清晰，清丽朗俊。或是受到众人喊
叫的惊吓，她连忙闪躲到云雾之后隐

藏起来。此时，天柱峰如矜持害羞的
初嫁少妇，羞答答引人无限遐想。

“真美！”看到此情此景，我想用
一些优美的词汇来赞叹天柱山的
美，可在脑海里搜寻许久，因词穷作
罢，想着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对天柱
山发出“哀怀抱绝景，更觉落笔难”
的感叹，何况于我？也就释然了。

天柱山因其独特的魅力，引无数
文人墨客竞折腰。宋代大文豪苏东
坡就留下“青山抵在古城隅，万里归
来卜筑居”的诗句，产生以此为家，为
终老地的意念，我想这些有思想的人
不会是心血来潮，也不是酒后戏言，
他们是亲历了天柱山的大美，才会发
出诸如此类的感叹与念想。

余秋雨先生曾说天柱山是寂寞
的，然而我觉得不然。如果说寂寞，
不如说是寂美。天柱山从汉武帝南
巡时冠上“南岳”封号，到唐宋时佛
道两教视他为“洞天福地”，受到众
人的注目与膜拜，而后遭人遗忘，淡
于世间，隐匿红尘，天柱山是历过繁
荣，有过孤寂与落寞，然而，经历了
千年风雨的天柱山不因曾经的淡泊
而沉沦，她依然坚挺着，遗世独立，
用“天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
雷”的姿态傲视群雄。

生活中不仅仅有苟且，还有诗和
远方。诗不一定在远方，也许就在身
边。看，近在咫尺的天柱山早已踏着
千年的梵音禅乐，在唐诗宋词中走
来，她天然去雕饰，不骄不躁，不急不
恼，寂美不语，独自成行，她独有的魅
力早已入诗入画入人心脾。

寂美天柱山
张 玲


